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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人

父子携手 情系草木
北大教授张树霖获拉曼光谱终身成就奖

8 月 14 日 至 19 日 ，
第 25 届国际拉曼光谱大
会（ICORS 2016）在巴西
的福塔雷萨召开，这是有
关拉曼光谱学跨学科的两
年一届的系列大会。在本
届大会中，北京大学教授
张树霖荣获 ICORS 2016
拉曼光谱终身成就奖。

ICORS 自 2014 年起
设立拉曼大奖，以表彰在拉曼光谱领域作出突出贡献的杰
出科学家，包括拉曼终身成就奖、创新技术发展奖及最佳
初级研究员奖等。

张树霖，1935 年出生，浙江省东阳人。1964 年在北京
大学理论物理（6 年制）专业毕业后留校任教，曾是黄昆院
士在北京大学直接指导的研究生。1986 年和 2003 年曾先
后受聘为美国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Champaign-Urbana
客座副教授和香港中文大学杨振宁讲座访问学者。曾任
中国液晶学会理事、中国物理学会理事、中国物理学会光
散射委员会主任以及国际拉曼光谱学大会主席和国际执
委会委员、终身委员和主席等职。目前还担任中国物理学
会光散射委员会国际顾问以及北京市纳米电子学重点实
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等职。发表著作有《拉曼光谱学与低
维纳米半导体》《近场光学显微镜及其应用》等。

常言道：“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在
湖南新宁，也有这样一对父子，在植物学研
究领域并肩作战，在茫茫崀山谱写了一段父
子草木情。

既是父子，也是同行

中科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罗毅波特别
骄傲的是，他与父亲是同行。

罗毅波的父亲罗仲春，生于湖南省安化
县的一个小山村，自幼就很喜欢植物。1957
年，罗仲春从长沙林校毕业，分配到新宁县
从事林业技术工作，这一干就是 59 年。在工
作期间，罗仲春在国营林场与同事共同营造
了以杉木为主的用材林，并全部成林成材。
1974 年，罗仲春调到林业科学研究所进行珍
稀树种的驯化工作，建立了以银杉与木兰科
树种为主的珍稀树木园。

1979 年 7 月，为了摸清新宁县的植物家
底，罗仲春开始进行植物观察和采集，一直
坚持到 2006 年 7 月。

“那时，我在国有林场工作，遇到最大的
难题是大面积纯林导致了双条杉天牛为害，
而且无法可治，这是生态灾害。我就想寻找
合适树种混交，破解这个难题。在新宁县林
科所工作时，我们也承担着省科技厅、省林
业厅下达的珍稀树种引种驯化课题，需要搞
清本地有哪些珍稀树种。另外，崀山申遗、舜
皇山申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都需要详细的
植物名录。所以，就开始动手摸本地植物家
底了。”提到当年去野外观察、采集植物的初
衷，罗仲春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

而在采集、压制、整理新宁植物的过程中，
小儿子罗毅波成为了罗仲春的重要帮手。

罗毅波进入植物学领域，是因为一次偶

然的考察经历。
“我还在读高中时，有幸参加了一次湖南

省林业厅组织的湖南省新宁县舜皇山林场
自然资源考察。”罗毅波回忆说，这次考察给
自己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可能是简陋帐
篷的缝隙里倾泻进来的皎洁月光，也可能是
那静静耸立的原始次生林自然景观，更可能
是考察队考察人员的各种科学知识背景，总
之，这一个多月的考察在我心里打开了一扇
崭新的窗口。”

受这次考察的影响，高考时，罗毅波填报
的第一志愿是北京林学院，第二志愿是南京
林学院，第三志愿是中南林学院，但遗憾的是
均没能如愿。后来，罗毅波去了湖南林校。林
校毕业后，罗毅波回到新宁县林业系统工作
7 年，其中近 5 年的时间里，罗毅波与父亲共
事，常与父亲进行野外植物观察。

1990 年，罗毅波离开工作单位到北京中科
院植物所读研究生，自此以后就一直在中科院
植物所工作，感兴趣的方向逐渐从分类系统的
研究偏向探讨花的多样性形成机制方面，特别
是动物传粉者对花部多样性进化的影响。

全家齐出动

从 1979 年到 2006 年，27 年的时间里，
罗毅波与父亲一起跋山涉水，最终采集并压
制标本 8911 号，约 7 万份。

2008 年，罗仲春与罗毅波合作编写的植
物名录《新宁植物》出版，共收录维管植物
239 科 1035 属 3157 种。对于这本书的细致
和高质量，中国科学院院士王文采评价说：

“对每一种植物均列出一至数号标本作为鉴
定依据，其中每一号标本均有标本产地、海
拔高度、生长环境、时间、采集人和采集号等

野外记录。”多年的探索，罗家父子成为了最
了解新宁植物的人。

在罗仲春家，不仅是植物学专业的罗毅
波，家里大大小小的成员全都帮过罗仲春的
忙。尤其是 1994 年到 1998 年，几乎是全家出
动采集标本。罗仲春的老伴更是成为了帮他
采集、压制标本的主要助手。

罗仲春至今还清楚地记得，1994 年 10
月 1 日，他和老伴两人要去海拔 1780 米的金
子岭主峰采标本，往返 30 公里。“当时，交通
不便，全靠步行。”罗仲春说道，“我们早晨 5
点出发，到达主峰已经是下午 4 点。我俩采集
了约 40 公斤标本，急忙下山，不巧下雨路滑，
老伴挑着标本滑倒，扭伤了脚，行走十分困
难。天快黑了，我们两人只能互相搀扶，慢慢
下山。”等两人到家时已是晚上 12 点，但还不
能休息，他们要将全部标本压制好后，才能
吃饭、洗澡。此时已经是凌晨两点半。

“像这样的情况是‘家常便饭’了。”罗仲
春说，“我的儿子、女儿、孙女也都会利用节假
日帮我的忙。”几年时间里，罗仲春带领家人
为中科院植物所标本馆采集了国际学术交
流标本 2670 号，约 5 万份。

儿子是“导演”

罗毅波走进植物世界的大门离不开父
亲的影响。而今，罗仲春坦言，在植物工作
上，罗毅波也给了自己很多启发。除《新宁植
物》外，父子俩还合作编写了《城镇绿化树种
引种指南》《铁皮石斛原生态栽培技术》两本
书。“写这些书，儿子是‘导演’，我是按他的
指导思想进行工作的。”罗仲春说道。

“在编著《新宁植物》时，罗毅波提出，植
物名录要有实用价值和地方特色，植物工作
者拿这本书能准确无误地找到所需的植物。
因此，名录中的每种植物都要求有采集人、
采集号、时间、地点、海拔、生境等信息。我全
按他的要求做了，书一出版，很受欢迎，还成
为环保部的样板书。”罗仲春说。

2008 年，罗毅波希望父亲帮助做铁皮石
斛栽培试验。“当时，我不敢接活，我是栽树
的，铁皮石斛是仙草，很难种。”罗仲春回忆
说。但罗毅波劝他：“你连银杉那么难种的
树，都种成功了，难道铁皮石斛就怕了吗？”
罗仲春只好“硬着头皮接了这个任务”。

罗毅波心里清楚，父亲一辈子在林业行
业工作，打交道的都是树木和灌木，草本类
的植物接触比较少，特别是草本类的栽培方
面更是没有经验。所以父亲才犹豫。

但两年后，罗仲春对铁皮石斛的痴迷态
度让罗毅波大吃一惊。“他在狭小的窗台上
建立起一个简陋的铁皮石斛物候和生长规
律观察室，每天观察和记录有关数据，还天
天坚持写种植铁皮石斛方面的日记。”罗毅
波说，自己每次和父亲通电话时，谈论最多
的就是铁皮石斛，父亲特别喜欢听他讲在其

他地方看到的种植铁皮石斛的情况。
“我自己虽然是研究兰花的，但研究方向

偏进化理论，栽培的知识基本也不了解。但通
过几年和父亲交流铁皮石斛栽培方面的体
会，我也慢慢掌握了一些栽培方面的知识和
技术。这些知识和技术对于罗毅波在进化理
论研究，特别是生态适应性研究等方面很有
启发意义。”罗毅波说。

最终，“用尽全身解数”的罗仲春，终于将
铁皮石斛种成功。他的铁皮石斛日记到现在也
写了整整 12 本，约 40 万字。如今，他仍然坚持
每天写一篇铁皮石斛日记。“只要头脑清醒，铁
皮石斛日记还将继续写下去！”罗仲春说。

植物已融入生活与情感中

最近，罗仲春所著的《崀山草木情》也出
版了，写这本书也是罗毅波的主意。

原来，罗毅波曾经看过北京大学教授刘
华杰所著的《檀岛花事》，就推荐给父亲，建议
父亲也可以写写自己熟悉的崀山植物。说写
就写，80 多岁的父亲下笔之快出乎罗毅波的
意料。“两三天思考选哪种植物，如何写，然后
用一两天时间写出来。没几个月，50 篇文章
就出来了。”罗毅波说。

这本讲述了 50 种美丽而神奇的崀山植
物故事的书，背后是罗仲春与崀山植物几十
年的交情。

“对于我父亲来说，他将植物融入到自己
的情感中和生活中。我在家时，常常听母亲抱
怨父亲对家里的事情总记不住。但父亲对新
宁的植物种类以及它们的生长详细地点却记
得十分清楚。”罗毅波说，“《新宁植物》出版
后，很多人包括植物所的研究生都到新宁去
采集研究材料，即便我们书中每种植物的分
布都详细到乡、村，甚至组，但很多同学仍然
找不到。而我父亲却能十分准确地帮助他们
找到所需要的材料，哪怕有些地方他也是十
多年前来过。父亲与植物的感情，让我慢慢认
识到传统分类学的局限性，从而逐渐地调整
到更适合我职业生涯的研究方向。但我何时
才能像父亲一样将植物融入到自己的生活、
情感中，现在还无法预知。”

虽然已有 80 岁高龄，但谈起新宁植物，
罗仲春仍然如数家珍。“新宁植物多样性丰
富，全县共有高等植物 293 科 1075 属 3157
种。每种植物都有它的价值，这就是‘金山’

‘银山’，开发潜力巨大。”罗仲春说，如今自己
年事已高，野外工作少了，主要是技术咨询。

“目前就是想把铁皮石斛的栽培成本降下来，
使用简易方法，便于向群众推广，让他们脱贫
致富。另外，林下植物资源丰富，想充分利用
白芨、荞麦叶大百合的特性，在林下种植，使
林农不砍树也能富，这也是保护国家的生态
安全。”

对于新宁植物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罗仲
春仍然在思考着。

热点人物

刘洋：科学知识不能只“躺在”课本里
姻豳风

姻本报记者 张文静

果德安获美国生药学会Varro E. Tyler奖

近日在哥本哈根举行
的第 9 届国际联合天然产
物大会上，中科院上海药
物研究所研究员果德安获
得由美国生药学会颁发的
2016 年 Varro E.Tyler 奖。

果德安，1962 年 4 月
出生于山东郓城，先后毕
业于长春中医学院、华西
医科大学药学院，1990 年
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药学
院，获博士学位，1993—1996 年在美国得州理工大学从事博
士后研究。2005 年起任中科院上海药物所研究员、首席科学
家，中药标准化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主任，上海中药现代化
研究中心主任。从事中药现代化研究 30 余年，长期致力于中
药的标准化和国际化发展，建立了中药复杂体系活性成分系
统分析方法，构建了中药整体质量控制标准体系，成功应用
于国家药典和国际药典标准中，在中药质量标准相关基础和
应用研究以及推动中药国际化方面成绩显著。

据悉，Varro E.Tyler 奖旨在奖励那些在草药或植物药
研究领域作出杰出贡献的科学家，是美国生药学会设立的
最高奖，每年在全球范围内表彰一人，果德安是目前唯一
获得该奖的亚洲和华人学者。

“80后”科幻女作家郝景芳获雨果奖

继刘慈欣凭借《三体》
成为中国第一位雨果奖得
主后，“80 后”科幻女作家
郝景芳凭借作品《北京折
叠》再次获得这个科幻界
的重要荣誉。

8 月 20 日，2016 年雨
果奖颁奖典礼在美国堪萨
斯城会展中心举行。郝景
芳的作品《北京折叠》荣获
2016 年雨果奖最佳中短篇
小说奖，这一奖项颁给 7500 字至 1.75 万字间的作品。

据介绍，郝景芳在《北京折叠》中构建了一个不同空
间、不同阶层的北京，可像“变形金刚般折叠起来的城市”，
却又“具有更为冷峻的现实感”。故事多源自她自己的生活
日常，记叙现实的人情冷暖。在世界科幻界，雨果奖和美国
科幻奇幻作家协会设立的星云奖被认为是最具权威性和
影响力的两项世界性科幻大奖。

短短一年，从长篇到中篇，从男作家到女作家，从“60
后”到“80 后”，中国科幻正站上世界文坛。让科幻界感到
欣慰的是，近年来，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FAST 射电望远
镜项目、量子通信与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一系列基
础物理研究领域的新名词、新实践正在刷新中国人对科
技的认知，这也被认为是中国科幻有望站在世界更前沿
的知识储备保障。

（栏目主持：周天）

今年初夏，北京清河营郊野公园出现了
一个“怪客”。即便烈日炎炎，他还穿着厚重的
皮裤，裹着防晒围巾，手持一把大抄网。他在
水塘里蹚来蹚去、东张西望，时而俯身在水底
摸索什么，时而又蹚水急行，像要追赶什么。

但在孩子面前，他又摇身一变，成了给小
朋友们讲趣味户外课的“动物博士”。

他叫刘洋，是中科院动物研究所的一名
在读博士生。过去一年里，他都在琢磨这么一
件事：怎么让 5 岁 ~10 岁的儿童在愉快的嬉
戏中，轻松“玩转”动物学？

《奔跑吧兄弟》VS第一堂课

北京市一家幼儿园的园长在听过刘洋
的课程后，称赞道：“这个小伙子，带孩子一
级棒！”

不过，就在一年前，刘洋第一次站在讲
台上时，面对着一片黑压压的小脑袋，打心
眼里有点发怵。

当时，一位开办小学生暑期托管班的朋
友找到他，希望他每周来给孩子们上一节动
物课。课堂上这些“00 后”的孩子，个个都很
聪明，一双双眼睛像是能把大人看穿。刘洋
有点发窘：“当时，我话也说不利索，想抖个
包袱逗他们笑，也总是 get 不到点。”

好在他渐渐找到了状态。一个暑假下
来，他隐隐觉得，自己做这件事，好像还挺有
潜力的。学校开学后，刘洋决定在周末开设
一系列“走进博物馆”课程，场所就定在国家
动物博物馆。

为了备好这门课，刘洋成了动物博物馆
的常客。从周一到周五，他中午一下班，就自
费买票进入博物馆，拍照片、记笔记，到了下
午两点再匆匆返回办公室。没时间吃午饭，
就买包方便面对付一下。

有一个周末，他又去考察动物博物馆，
恰巧遇到馆里的专业讲解员。“我跟着听了
一路，觉得腿都吓软了，他们像机关枪一样
的口才，我哪能比得上？”

这让他开始反思：“我凭什么让孩子听我

讲课？”思考中，他意识到，博物馆讲解员传授
的，主要是知识性的内容：蓝孔雀和绿孔雀的
区别；旅鸽的灭绝经过；老虎的亚种分类……
但是几乎从未告诉参观者，这些知识是从哪里
来的。“我觉得，真正的科普是思维方式和科
学方法的科普。”刘洋说，在这个思路下，他开
始设计自己的第一节动物博物馆课程。

当时，综艺节目《奔跑吧兄弟》非常火爆，
在各大公园广场，总能看到人们在玩任务卡、
撕名牌游戏。

受此启发，刘洋也做了一套任务卡。卡片
正面有好几种鸟的喙部特写图，背面则是打乱
顺序的鸟类名称。他让孩子们在博物馆的鸟类
展区仔细观察，比比谁能更快找到这些鸟类。

因为这种竞赛的形式，孩子们不由自主地
对鸟嘴产生了兴趣。接下来，刘洋问孩子们：

“你们有没有想过，厨房里的勺子、铲子、菜刀
为什么长得不一样？”当孩子回答“因为它们的
用处不一样”时，刘洋就趁机指点：“这些鸟嘴
之所以千姿百态，也是与不同的食性相适应。”

作为一名接受过中科院科研训练的研究
生，刘洋还很注重知识的“新鲜度”。他会在课
程中，融入一些世界最新的研究成果，“我要
让孩子们知道，所谓科学知识，并不是躺在书
本里一成不变的东西。事实上，科学家们每天
都在贡献新的发现”。

到大自然中获得一手知识

真正让刘洋“火”了一把的，
是今年 4 月初开始的“探秘黄草
湾”户外课。

博物馆课程得到家长和孩子
的肯定后，越来越多的受众提出，
希望刘洋把动物课开到野外去。

“当时我觉得，要被赶鸭子
上架了。”刘洋说。真正的大自
然，可比博物馆复杂多了，他不
知道自己是否有能力应对野外
的种种变数。

就这样，刘洋开始了有史以
来最漫长的备课过程。从冬天开

始，他搜集了大量材料，把北京常见的动物种
类梳理了一遍。惊蛰节气一过，他就频频去
黄草湾郊野公园探点，经常从白天待到晚上，
送走了昼行动物，又迎来夜行动物。

虽然刘洋一再说自己心里没底，但是第
一课的效果却出乎意料地好。孩子们在事先
布设的小桶里发现了一只鼩鼱，袖珍玲珑的
模样、灵巧滑稽的动作，煞是可爱。得知这个
小家伙就是《疯狂动物城》里的“黑帮老大”
后，孩子们更是惊叹不已。

“大自然充满了未知，也充满了惊喜。就
像鼩鼱这种小动物，就在我们身边，我们却浑
然不觉。”刘洋希望，“孩子们能在他的课堂
上，见到更多意料之外的东西，而不仅仅是简
单地扫扫虫网，翻翻石头。”

黄草湾的课“走红”了。从第二节课开
始，就场场爆满。从 4 月初到 5 月中旬，每
周都开两到三节，前前后后有 100 多个孩
子来听课。

课程中有一点让刘洋特别在意，那就是
培养孩子们爱护生命的意识。每一堂课上，
他都反复强调，只能用特定工具活捕动物，而
且不能用手直接碰触它们。每堂课结束时，
他都要看着孩子们把所有动物妥善放生。

“童年时的这些经历，会对孩子的一生产
生重要影响。我希望孩子们从我这里带走的，

不是可以炫耀的知识，而是一颗热爱自然、渴
望求知的心。”刘洋说。

玩以致学，学以致用

虽然刘洋已经是一个 27 岁的博士生，但
比起“学霸”来，他有时更像一个长不大的“顽
童”。他觉得，“玩以致学，学以致用”，才是对
他教学理念的最好概括。

小时候，刘洋的家就在学校的土操场边
上，一到夏天，野草长得茂盛葱茏，随手翻翻
草堆、石头，就会找到很多蜈蚣、蚰蜒……

可是刘洋发现，如今北京的孩子很少有
机会这么玩。在后来的水生动物课上，很多
孩子都不敢靠近河边，哪怕一些简单的任务，
也怕脏、怕累，不肯自己动手。

“其实，大自然的很多秘密，只有你俯下
身，甚至趴下来，才能有所发现。我最希望看
到家长们舍得放开手，让自己的孩子去摸爬
滚打地探索。”刘洋说。

现在，他正在思考如何进一步丰富课程
体系。像很多年轻人一样，刘洋也是《荒野求
生》主持人贝尔的粉丝。但他发现，纪录片中
呈现的很多野外生存技能，很难在现实场景
中复制。

“现在的小朋友们对这些都很感兴趣，但
是缺乏直接体验的渠道。”刘洋盘算着，要从
自己做起，成为一个有实践经验的人。

他决定从“钻木取火”起步。从最初的
只冒烟、不着火，到第一缕火苗冉冉升起，
他足足钻研了半年之久。“在教科书上，关
于钻木取火，只是短短的一句话：利用了摩
擦生热的原理。但是只有在亲自动手的过
程中，孩子才能理解运用自然规律解决实
际问题的真谛。”

刘洋有时候会想，他做这件事到底能起多
大作用呢？“我能带来的改变其实很有限，也许
以后我可以做得更好，影响更多的孩子，但这
仍然算不了什么。我期待着有更多青年科研人
员加入这项事业———动物博士只是一顶帽子，
盖在下面的可以是任何有志于此的人。”

上海财大一教授被解聘“牵连”学生

近日，43 岁的茆长暄
彻底与自己所供职的学
校———上海财经大学闹掰
了。这位在 2010 年被上财
从美国引进回来的青年教
授被校方告知，在 2016 年
8 月 31 日“常任轨”教授 6
年聘用期满后，不再续约。

据了解，“常任轨”教
职无论在美国还是中国，
都是一所学校给予教师的最高评价和荣誉，一般情况下也
不会被学校随意解聘。

目前，自认为学术水平很高、教学水平很高、论文被引
用率 NO.1 的茆长暄多次向学校索要解聘自己的具体理
由，却无果。据他向媒体透露，自己被解聘或许是因他曾先
后举报了该校统计与管理学院的 4 名教师。

对于茆长暄被解聘一事，受影响最大的一群人也许是
他的 9 名研究生。这些高分考入上财热门专业硕博连读的
学生却不得不因此事件受到“牵连”而陷入尴尬境地，他们
因为没有同领域导师指导，担心自己将来毕不了业。学生
们做好了最坏的打算，要么退学，拿着硕士文凭找工作去；
要么重考，换一个有能力指导自己的导师再继续学业。

刘洋和小朋友在一起。

罗仲春与老伴、大儿子、女儿深入山林采集植物标本。


